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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的高考
考语文时，我竟唱起了歌

□重庆晨报特邀撰稿 冉启蕾

高考，已成为无数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成就无数莘莘学子实现梦想的重要驿
站。而当年我的高考，特别难以忘怀，也有些
奇葩。因为，我在考场上是唱着歌完成语文考
试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前，在父母任
教的乡下读完农中后，好不容易读了两年高
中，然后当了知青，根本没想到这辈子会有参
加高考的机会。

在农村当知青时，我虽然树立了扎根农村
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决心，但也渴望好
好表现，早日推荐到城里参加工作，实现当教
师的梦想。我是1976年8月高中毕业的，毕业
后毫不犹豫地去农村当了知青。农村虽然艰
苦，但喜欢看书的爱好一直没变，每天晚上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到深夜，在那个山区的土
坯房里，几乎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名著和国
内的一大批知名文学作品。

第二年初，在为生产队养蜜蜂、去湖北追
蜜源时，我意外地考上湖北一家歌舞团当了舞
蹈演员，一天到晚都在湖北省各地巡回演出。
就在那个枫叶红遍的深秋，我接到父母的来
信，他们说舞蹈演员是吃青春饭，希望我回家
乡参加高考争取读师范，继承他们当教师的职
业，已经给我报了名。父母之命岂敢违抗，临
近高考的前一周，我请假回到家乡参加高考。

高考那天，天气有些寒冷，衣着单薄的我
手脚无措地进了考场。本来，高中时就没学到
多少知识，加上此前又没时间复习，面对试卷
我一片茫然，只好胡乱地涂鸦，我知道我成绩
不好，肯定考不上，只是为了了却父母的心愿
而已。

平时，我的数理化成绩极差，语文成绩稍好
一些。那天高考考语文时前半部分答题比较顺
利，可面对最后一道好几十分的默写题，我却傻
眼了：“题目是默写《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完全不知其内容，
头脑一片空白，呆呆地坐了好几分钟，实在无
法下笔，便百无聊赖地一会将笔头含在嘴里，
一会又看看窗外的风景，一会又回忆起儿时的
快乐时光……

突然，我脑子一转，想起刚进歌舞团时，我
和另外一位女演员跳过一段双人舞，报幕员报
节目时，好像说的就是《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个
题目。我对那个曲子有些熟悉，顿时来了劲，一
边回忆舞蹈动作，一边哼唱这首歌，然后迅速默
写答题：“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
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刚开始，我一边回忆舞蹈，一边唱歌默写，
到后来也许是太投入了，哼唱的声音越来越
大，监考老师迅速走过来压低嗓子严厉批评
我：“这么严肃的考场，你居然还唱歌，答不起
交卷就行了，莫影响别人答题……”

高考结束后，我没抱任何希望，垂头丧气
地回到了农村。

令我和全家人都感到意外的是，那年我居
然通过了高考，考上了心仪的师范。当年，我们
高中班50多名学生也就考上3人，连我的班主
任和校长都不相信，反复质疑是不是搞错了。

我常庆幸，全靠我跳过那段“蝶恋花·答李淑
一”的双人舞，会唱那首歌，让我多挣了几十分，
顺利地通过了高考，实
现了人生的理想。

时光荏苒，岁月
如流。几十年来，凡遇
每年的高考来临，我都
会想起那件在考场上
唱歌的趣事，不禁哑然
失笑。

每逢一年一度的高考，每当看到
高三学子的家长陪同前往考场，并在
考场外等待考试结束，我就别有一番
情愫。

我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时间在
7月的7、8、9日，比现在的高考整整晚
1个月。

考试前三天，学校放假让我们回
家准备高考期间所需的物品。那年
月，物资比较匮乏，与其说是回家准
备物品，倒不如说是放松一下身心更
为贴切。

我家在偏僻的山村，交通十分不
便，加之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县城参
加考试，父亲决定陪考。

高考前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
我和父亲就从老家出发。走了10多
公里山路，我们赶到乡上客运站。有
一辆开往县城的班车正在候客。我
准备上车，父亲却一把拉住了我。“儿
子，我们等会走。”并对客车司机有礼
貌地说，“师傅，对不起哈，你先走，我
拿掉了东西……”“爸，好像我们没有
……”我觉得蹊跷。父亲马上捂住我
的嘴，将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地说：

“车牌的尾数是 267，儿子，如果高考
只考那点分数，那就糟糕了！”面对父
亲的“迷信”，我忍俊不禁，转念又一
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没等多久，另一辆车牌尾数为
985 的客车进站。客车还未停稳，父
亲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冲了上去
……那时，还没有“985 高校”这个说
法。父亲只是从数字大这个角度看
待了问题。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一路颠簸，客
车到达县城。由于晕车，下车后，我分
不清东南西北。父亲一手提着一个麻
布口袋，一手搀扶着我去找学校提前
给考生们统一预订的宾馆。宾馆就在
考场附近。为了方便陪考，父亲也想
住在这里。宾馆老板娘谢绝了：“大
叔，我们宾馆已经住满，您还是另想办
法吧，稍远的地方空起的多着呢。”不
料，父亲一膝给老板娘跪下了，“老板
娘，你行行好，我大老远地从乡下赶

来，很不容易……”老板娘被我父亲对
孩子的爱感动，破例将家人住的一间
屋子腾出来让给了我父亲住。

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父亲陪我
去熟悉考场。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
既激动又焦虑。激动的是，考上了，就
是人生美好前程的一块铺路石；焦虑
的是，考砸了，则是人生灰色阴暗的一
块绊脚石。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给
我加油鼓劲：“儿子啊，自信放光芒。
根据平时成绩和几次模拟考试成绩，
爸爸看好你，你更要相信自己……”父
亲的这番鼓励，给我提供了心理上的
支持和安慰，我很快静下心来。

第一天，父亲特地穿了一件红色
衬衫陪同我去参加考试。红色在传
统文化中代表喜庆与好运。父亲看
来，这是“红（鸿）运当头”的象征。

第二天，父亲则穿了一身浅绿色
衣服加裤子的套装。绿色作为视觉
光谱中的重要色彩，承载着多维度的
象征意义。在父亲心里，他在陪考次
日穿绿色服饰，寓意“一路绿灯”，希
望我在考试过程中畅通无阻。

第三天，父亲换穿了青色便装。
青色，是传统“五色观”的核心色彩之
一。在古代，古人偏爱青色，与“青”有
关的成语，大多具有美好的寓意，如

“青衣乌帽”“青龙金匮”。父亲认为在
高考的第三天穿青色便装，是为给我
送上“随随便便、青云直上”的祝福。

考试结束后，一向抠门的父亲却
大方了一回，领我到县城一家高档酒
楼吃“大餐”。父亲拿起桌子上的菜
单，不管吃得完还是吃不完，噼里啪
啦地点了一大桌，其中特地点了一道

“压轴菜”——鲤鱼跳龙门，其寓意不
言而明。

7月25日，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公布，我以463分的成绩超过
专科控制线8分。9月3日，我被重庆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现重庆文理学院）政
史系政治和历史教育专业录取。

高考，如同一座高耸的山峰，考
生们奋力攀登；而陪考的家长，则是
山脚下那坚定的守望者，用关怀与付
出，为孩子铺就砥砺前行、踔厉奋发
的道路。如今，33 年时间已然过去
了，父亲陪我参加高考的情景总会浮
现在眼前。这些情景，交织着大爱与
真挚，交织着恩情与深沉，交织着厚
望与寄予，让我感激、感恩和感怀。

谁在奔赴高考考场
□重庆晨报特邀撰稿 徐成文

寒窗苦读十二载，我家的侄儿马
上就要踏入高考考场，一场“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大幕即将拉开。只是，真
正在这场大考里紧张忙碌的，似乎另
有其人。

自从侄儿跨入高三，我们家就以
他为中心，用爱心作半径，全方位地围
绕着他转。我供职于一所省级重点中
学，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比非教师更
具优势，对高考新政策、新课改的实施
以及高考新动态的把握，更得心应
手。办公室旁边就是学校教务处，紧
张工作之余，我总会去那里溜达溜
达。这一年，我告别了钟爱的小说阅
读，把大把时间用在研读从教育局招
生办“借”来的近三年高考录取数据
上，一笔一笔精确地计算、书写。一叠
厚厚的草稿纸，密密麻麻记载着国内
大部分大学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时
间紧、任务重，接下来还要把这些还带
着温度的文字和数字输入到电脑里。
只盼到时候侄儿填报志愿时，在电脑
上轻轻一点就能一目了然。

妻子是位贤内助，把后勤保障工
作做到极致。家中那台 58 英寸的曲
面电视，早已没了“声响”。她说，侄儿
高考备考期间，干脆把电视遥控器锁
起来，免得干扰侄儿做作业。于是，我
心心念念的英超、意甲、NBA，只能在
手机小屏幕上观看，还得塞上蓝牙耳
机；妻子也忍痛割爱，不再看那些缠缠
绵绵的“狗血剧”。侄儿就读的学校重
金请来教育专家，为高三家长开展演
讲，妻子以代家长身份前去参会。周
末，侄儿难得休息，妻子便跟着视频学
做美食，为平时严格配方的饮食增添
几分色彩。

工作几年的小女儿，也加入进
来。她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宝贵的

“考前秘籍”：考前要劳逸结合，轻松迎
考，保持健康饮食；不要背负思想包
袱，避免剧烈运动，切勿过分焦虑……

侄儿的父母因条件限制，只能远
赴他乡谋生。他们无法陪伴在孩子身
旁，每周六晚上，只能通过视频与孩子
联系。地域的距离，他们给予孩子的
大多是经济支持，却难以近距离了解
孩子的思想动态。

而主角侄儿呢？当大人们为他的
高考忙得脚不沾地时，他依然保持着自
己的节奏。周末回家，他还是会偷偷用
手机打一会游戏，在草稿本边角画些可
爱的卡通图案。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讨
论志愿填报方案到深夜，他只是安静地
坐在一旁，翻着与高考看似无关的科幻
小说，偶尔抬头，眼神清澈又迷茫，仿佛
这场全民皆兵的“高考战役”，只是大人
们自导自演的剧目，而他，不过是个被
推上舞台的“临时演员”。

高考，又到了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明天，1335万考生将走进考场，迎来人生的一次大考。在祝

福考生的同时，许多人也想起了自己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那年高
考”。不同的时代，相似的蝉鸣，那段青春都令人难忘。今天，我们
带你聆听几位“过来人”讲述各自的高考，一起重温关于青春、汗
水、理想的故事。

坐客车，我们放弃“267”选了“985”
□重庆晨报特邀撰稿 牟方根


